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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 

臧棣（男，1964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现居北京） 

多么幽美，但是 

画廊不迁就余生， 

如同拱桥插足烟波， 

连续十七下，才歇一口气， 

但不负责漂白国家。 

一大半历史都只顾恍若 

江湖的有情有意。不裁决成年 

是否合乎地方口味——— 

蝴蝶提着小风筝 

兜售春意，忽左忽右。 

每细心一次，就大胆一回。 

每骄傲一下，就完美一小会儿。 

高速公路 

雷平阳（男，1967年生，云南《滇池》杂志编辑，现居昆明） 

我想找一个地方，建一座房子 

东边最好有山，南边最好有水 

北边，应该有可以耕种的几亩地 

至于西边，必须有一条高速公路 

我哪儿都不想去了 

就想住在那儿，读几本书 

诗经，论语，聊斋；种几棵菜 

南瓜，白菜，豆荚；听几声鸟叫 

斑鸠，麻雀，画眉…… 

如果真的闲下来，无所事事 

就让我坐在屋檐下，在寂静的水声中 

看路上飞速穿梭的车辆 

替我复述我一生高速奔波的苦楚 

黑暗中的少女 

黄灿然（男，1964年生，香港大公报译员，现居香港） 

一张瓜子脸。生辉的额、乌亮的发 

使她周围的黑暗失色，她在黑暗中 

整理垃圾，坚定、从容、健康， 

眼里透出微光，隐藏着生活的信仰。 

她的母亲，一脸忧悒，显然受过磨难 

并且还在受着煎熬，也许丈夫是个赌棍 

或者酒徒，或者得了肺痨死去了， 

也许他在尘土里从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 

每天凌晨时分我下班回家，穿过小巷， 

远远看见她在黑暗中跟她母亲一起 

默默整理一袋袋垃圾，我没敢多看她一眼， 

惟恐碰上那微光，会怀疑起自己的信仰。 

二十世纪的开始 

伊沙（男，1966年生，西安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现居西安） 

一只孩子的冻皴的 

小手 

将一块 

老旧的 

金壳怀表 

置于当铺的 

桌面 

在大雪纷飞的 

冬天午夜 

三秒钟后 

它被拿走 

被一只 

瘦骨嶙峋的 

大手 

那精准的怀表 

指针转眼 

跳过的 

三秒钟 

这个过程 

是一个结束 

和一个开始 

火车记 

沈浩波（男，1974年生，文化公司职员，现居北京） 

一直这么倒退着 

于是我们就只好想象不是我们移动了脚步 

而是一列粗暴的列车 

正从我们身边隆隆驶过 

有时我们确实走得累了 

就想何不爬上这列火车呢 

何不随便它把我们带向何方 

何不打个盹儿 

让行路的艰辛随风而去 

只是，当火车隆隆的声响 

碾过我们紧锁的内心时 

你可千万不能回头张望 

是呵，不要回头张望 

多少年了 

我们一直这么告诫着自己 

想起一部伊朗电影想不起片名 

朵渔（男，1973年生，杂志编辑，现居天津） 

那桥头的一个 

目光迷离 

隐约就像我的兄弟 

我回到乡下时 

我的兄弟们都出门了 

他们挤上我来时的火车 

去了相反的方向 

锯子、斧子和木头 

城里流行感冒 

他们流行思乡病 

从乡村到城市 

他们还是没改掉贪睡的习惯 

他们用最乐观的情绪 

等待有人把他们领走 

那些从桥头消失的 

是否找到了生活的信念 

他们低眉折腰的身影 

让我想起伊朗电影的某个片断 

短歌 

桑克（男，1967年生，《黑龙江日报》编辑，现居哈尔滨） 

没有比童年更严峻而残酷的生活， 

没有比成长更艰难而宽忍的工作。 

如果我是一只鸟，在风雪中，我必须独自飞过。 

如果我是一个人，在人群中，我必须分辨善恶。 

黄昏 

蓝蓝（女，1967年生，河南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居郑州） 

黄昏，我听到它秘密的 

———这里曾发生过什么？ 

一片年轻的楸树林走向夜晚 

风拖长影子在枝干间滑过。 

在它幽暗的深处 

传来一棵雁肠草年迈的 

叹息。 

我轻轻停步———倾听 

脚下的大地沉默无声。 

（资料来源：金羊网 2006-06-02）


